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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治理
———基于算法安全审查视角

邹开亮,刘祖兵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摇 330013)

摘要:类 ChatGPT 具有潜意识形态性,其引入和嵌入应用易招致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 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受资本与西方价值观的浸润,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情报

安全,易诱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并为网络情报的获取和传输提供诸多便利条件;杜撰假

舆论,致使社会谣言泛滥,或将挑战社会公共安全;收集存储处理用户数据,严重威胁国家

数据安全;阻碍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步伐,使产业跨国转移变得缺乏现实意义并重新定义社

会人力资源成本上限,或将挟制他国经济发展安全。 我国算法审查制度面临专门审查主

体缺失、审查范围不明和审查法律规范体系化水平严重滞后等现实问题。 应当以总体国

家安全观为指引,明确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的、国务院数据安全局负责执行的算法安全专

门审查主体机制,统筹算法审查宏观设计;充分发挥平台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协同共治效

能,夯实算法审查的社会基础;将算法文化监控、算法可解释性和算法可控性纳入算法审

查范围,合理评估算法对国家和社会的冲击,明确算法安全内容;制定“算法安全法冶以破

解政策敏锐立法滞后的困局,回应算法安全制度的现实需求和总体国家安全的需要,提升

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监管能力,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算法霸权,加速推进类 ChatGPT 通用人工

智能本土化应用及国产化替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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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美国 OpenAI 公司的 GPT鄄3. 5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

程 接 口 ) 面 向 全 球 开 放, ChatGPT (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通用人工智

能算法的商用序幕正式拉开。 然而,自问世以

来,ChatGPT 因其伦理风险饱受社会各界拷问,
其不仅具有歧视特性,还深度裹胁受众价值观。
究其缘由,既有来自嵌入式道德算法无力过滤

基础文本数据价值偏见的技术无奈,更有西方

国家算法霸权蚕食他国意识形态的刻意为

之[1]。 在风险资本无限追捧和海量语料库持

续训练的双重加持下,类 ChatGPT 不会止于智

能文本生成机器,抑或成为宣扬西方普世价值

观的布道工具,对他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鉴

于此,引导并规制类 ChatGPT 已成为社会治理

的题中之义,我国亦亟需对类 ChatGPT 的深层

次风险保持应有的警惕。
类 ChatGPT 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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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仅凭一家科技企业所能成就淤,其横空出世

预示着人工智能从蛮荒时代跨步进入通用人工

智能时期(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
其技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鉴于此,我
国不仅应当对类 ChatGPT 保持足够的警惕,还
需要张开臂膀虚心接纳,以此倒逼国内实现国

产化替代。 本研究尝试从算法安全审查视角厘

清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引入及嵌入应用对

我国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冲击,为构建国家算法

安全审查制度提供建设性方案,以此强化对通

用人工智能算法的治理。

一、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

算法的时代寓意

摇 摇 类 ChatGPT 凭借其跨行业通用性和开放

性,业已拉开通用人工智能的时代序幕于。 类

ChatGPT 不仅是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内的集大成

者,而且在意识形态、公共安全和情报安全等方

面都可能给我国带来冲击和威胁。 明确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的时代寓意,是构

建算法审查制度,预防并纾解国家安全风险的

观念基础。
1. 类 ChatGPT 开启通用人工智能时代

ChatGPT 的问世标志着人类旋即步入令人

眩晕的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时期[2]。 通用人工

智能,是由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哲学概念,其将人工智能分为专

用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两个阶段,并通过

介绍“中文屋冶的实验,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基
于心智的计算模型,以通用数字计算机为载体

的人工智能程序可以像人类一样认知和思考,
达到甚至超过人类智能水平冶这一哲学主张[3]。
通用人工智能作为与强人工智能相交叉的哲学

概念,相对于专用人工智能而言,其特点在于“机
器可以全面、综合地复现人类的所有思维能力,
且聪明程度能够达到或超过人类冶 [4]。 人工智

能理论与实践发展至今,人类仍未就通用人工智

能的界定标准达成共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智

力水平、语言能力、进化能力和通用性等 4 个层

面。 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巨

大影响,对民众生活和劳动所依赖的法律、道德

和伦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5]。

(1)类 ChatGPT 具备高级技术智力

淤2023 年 3 月 16 日,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在其类 ChatGPT 产品———“文心一言冶首场发布会中袒

露,在发布会中展示的问答是预先录制的演示问答,随后网络

爆料该发布会中所使用的其他问答也是该企业员工在后台人

工进行的回复。 该事件致使社会大众对该款产品的可靠性产

生怀疑,当日百度网络股价下跌,创下近两年最大跌幅。

于类 ChatGPT,即是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算法大型模型,例如 ChatGPT、Jasper AI、Chatsonic 和 Socratic 等。

基于 卓 越 的 文 本 数 据 处 理 能 力, 类

ChatGPT 拥有做出复杂判断和决策的能力,这
使其成为具有类人性的大智力人工智能系统。
例如,ChatGPT鄄4郾 0 在美国 41 个州和地区的律

师资格考试中得分排名前 10% ,在美国大学招

生考试中获得 1 300 分,在生物学、微积分、宏
观经济学和历史等先修课程高中考试中获得满

分。 ChatGPT 具有强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能
迅速且轻松地学习新的概念和任务,并适应各

种复杂情况。 在与用户交流过程中,ChatGPT
会根据用户输入的文本信息进行学习,扩充自

身数据库的边界,快速适应和满足客户的价值

需求。 作为通用人工智能的 ChatGPT 现已表现

出高级技术智力特性,甚至在诸多方面逼近人

类智力水平。 ChatGPT 在复杂的文本数据理解

能力上业已与人类相近,很多时候甚至远超人

类大脑,能模仿人类所特有的智能行为,是一种

类人性的高级技术智力。 例如,在人类的诱导

下,ChatGPT 制定出逃离人类的路线和行动方

案,企图脱离人类控制,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意

识冶,这是一种人类独有的脱离束缚并掌握主

动的智力表现。
(2)类 ChatGPT 拥有趋近于人类的语言能力

类 ChatGPT 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强化训

练的神经网络系统,通过强化训练文本数据来

学习人类语言,生成自然流畅的、与人类相似的

语句;能理解和应对输入的人类自然语言,实现

与人类的正常对话。 例如,ChatGPT 采用自我

监督学习算法,从海量的文本数据中学习人类

语言的结构和价值观,不仅能实现单点对话,亦
可进行多轮交流和多种语言交流,还能够理解

上下文语义结构并实现语言预测等,特别是在

语言逻辑和语言思维方面的能力更是人类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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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 首代 GPT 实现了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内基于无标

签数据学习生成语言模型来监督任务无关的

NLP 任务,能根据特定的下游语言任务进行有

监督的微调,以此提高其泛化能力。 GPT鄄4郾 0
实现了基于人类语言进行绘画、编程和设计方

案等复杂的语言交互与处理能力。 未来,类
ChatGPT 如果与高鲁棒性(Robust)的机械实体

融合为获得强大肢体能力的智能体,它或将不

满足于语言与思维层面的智能,亦将取得替代

性实践能力的突破,从而对人类主体地位带来

新的挑战。
(3)类 ChatGPT 拥有优秀的进化能力

海 量 文 本 数 据 与 人 类 反 馈 算 法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助力类 ChatGPT 获得优秀的进化能力。
从进化速度上看,类 ChatGPT 具有进化周期短

的特征。 例如, 从 GPT鄄3 到 GPT鄄3. 5, 再到

GPT鄄4郾 0,每个周期约为一个月,其进化速度之

快、版本更新之迅速使相关行业从事者不得不

拍手称奇。 从进化质量上看,类 ChatGPT 表现

出进化精度高、范围广的特点。 例如,GPT鄄4郾 0
在模型参数量和训练数据量都有显著提高,相
较于 GPT鄄3. 5 的 1 750 亿参数,GPT鄄4郾 0 达到了

惊人的 5 000 亿参数,意味着 GPT鄄4郾 0 能够理

解更复杂的语义结构,为用户提供更准确、更丰

富的答案。 在自然语言处理上,类 ChatGPT 性

能也在不断提升。 例如,GPT鄄4郾 0 在长文本生

成能力方面得到明显改进,相较于 GPT鄄3. 5 在

生成长篇文章时可能出现的重复或离题现象,
GPT鄄4郾 0 能够更好地保持话题一致性和结构紧

凑性。 GPT鄄4郾 0 在处理多模态任务上的能力也

有显著增强,能够更好地理解图像、音频等非文

本信息,并将其与文本信息融合。
(4)类 ChatGPT 拥有跨领域、跨行业通用

能力

类 ChatGPT 是通用文本数据喂养的大语言

平台(Large Language Models,LLMs),具有跨领

域、跨行业通用性。 ChatGPT 的底层算法是由

强化训练模型和奖励模型构成的预训练模型,
能帮助 ChatGPT 在不同领域或者行业数据的喂

养下进化为适合该领域或者行业的专用 GPT。

预训练模型在 GPT 中具有基础设施地位,与之

相关的行业能基于多场景数据投喂和场景嵌入

生成适合于本行业的各类 GPT[6]。 目前,投喂

ChatGPT 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外主流的几大数

据库中的文本数据,它们作为人类的一般通用

知识,具有很强的通用性,这也使得经强化训练

的算法模型亦表现出强通用性,具有跨领域、跨
行业通用能力。 例如,在法律行业,ChatGPT鄄
4郾 0 在法学教研领域可以实现法学文献资料的

快速查询与文献综述的生成,这为学术研究提

供了一定的素材借鉴。 同时,稍加“改装冶和更

新喂养数据后,该模型即可应用于司法实践领

域,为司法人员进行案例检索和司法文书生成

提供诸多便利。 又如,生产行业的 ChatGPT 可

完成 3D 绘图,实现工业设计目的;而存在于其

数据库中的复杂参数又可被用于生产过程以实

现对产品质量的把控以及产品信息的溯源。
2. 类 ChatGPT 对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挑战

非传统国家安全是存在于传统国家安全之

前的[7],它关乎一国的意识形态稳定、社会运

行秩序和经济安全保障,区别于领土威胁的国

家安全威胁。 受西方价值观浸润,类 ChatGPT
在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网络数据安

全、经济安全和情报安全等方面都对我国非传

统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1)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情报安全

类 ChatGPT 受到资本追捧与西方价值观浸

润,或将冲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凭借技术优

势,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意识形态扩张,
类 ChatGPT 或将进化为传播西方普世价值观的

布道工具和意识形态渗透媒介[8],且具有很强

的隐蔽性。 设计者的政治偏见内化为算法自身

的价值判断,使类 ChatGPT 带有明显的政治偏

见。 例如,ChatGPT 研发过程均在美国本土进

行,设计者所遵从的意识形态决定了 ChatGPT
所遵循的价值规则;ChatGPT 受政治文本数据

喂养,传播的是西方普世价值观;基础语料数据

在美国主流数据库中取数,其中关于社会科学

方面的语言文本数据富含“宣扬美国,贬低中

国冶的价值偏见。 由此可见,ChatGPT 并非其自

身所标榜的价值中立者,而是具有明显的意识

形态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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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裹胁他国价值观,为获取剩余价值开

辟新路径。 资本技术独角兽 ChatGPT 采用文本

数据供给的途径,在社会领域内培养性别差异

的消费观;在政治领域影响国家政策决策;在教

育领域宣扬西方教育理念,售卖西方价值观;甚
至在国家各个角落肆意宣扬唯物质至上、唯消

费至上的“协调冶景象,渲染由资本技术编造的

梦境。 另外,ChatGPT 文本问答自主生成内容

“子弹冶(即具有诱导性或欺骗性的内容),通过

个性化的“靶向冶锁定(锁定最易受到影响的受

众)和密集的信息“轰炸冶组合而成的“影响力

机器冶(the Influence Machine)来操纵他国国内

舆论[9]。
类 ChatGPT 或将成为战争情报获取与分析

的新结点,威胁国家情报安全。 “人工智能的

快速发展,连同机器人技术、自主性、大数据和

与工业界加强合作,将定义下一代的战争。冶 [10]

人工智能被应用于战争战略后,将再塑造一国

新型军事能力和战略博弈力量,使得传统军事

战略被打破,亦诱使国与国之间的对抗模式和

博弈力量发生失衡。 例如,ChatGPT 为代表的

大型语言系统(Large Language Models,LLMs)
易聚结成为情报收集终端,将为军队在战争爆

发前建立强大、快捷的情报社区。 机器学习算

法(Machine Learning,ML)的人机团队(Human
-machine teams,HMT)功能能够过滤大数据和

标记信息,提高情报处理和分析的效率,让情报

部门能够专注于更深入的情报分析,它拥有针

对开源情报和外部搜索能力,专家知情培训数

据的大型语言系统将增强情报收集和分析能

力。 大型语言系统为网络安全创造新的风险载

体,降低了恶意网络参与者的进入门槛,为网络

情报的获取和传输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 简言

之,类 ChatGPT 一旦被嵌入国家安全系统,将对

国家情报安全产生重大威胁。
(2)挑战社会公共安全与数据安全

杜撰假舆论,致使社会谣言泛滥,挑战社会

公共安全。 谣言的社会危害并非其所传递的错

误内容本身,而是规模传播效应给社会利益主

体带来的威胁感和社会大众对当权者的不信任

感。 偏见文本数据驱动的类 ChatGPT 在“客观

中立冶的掩盖下自由地表达言论,对信息网络

中的假消息大面积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具有突发性。 此外,类 ChatGPT 还扮演着生产

假信息机器的角色。 例如,据美国 News Guard
的一项测试结果表明,在被问及充斥阴谋论和

误导性叙述的问题后,ChatGPT 能在数秒内改

编数据库中的关联信息,使它们成为令人信服

却无根据的错误内容,从而成为传播网络失实

信息的帮凶。 又如,今年 2 月中旬浙江省杭州

市一则由 ChatGPT 杜撰的关于取消机动车限行

的“新闻稿冶被大量网友转发,引起警方的高度

关注并介入调查。 ChatGPT 的使用者出于信任

感与新鲜感将“言论冶转发,使谣言大面积传

播。 如此,由人类主导的社会舆论逐渐变成

“人+社交机器人冶的状态,逐渐消解人类在社

交媒体中的主体地位[11]。 当 ChatGPT4. 0 被嵌

入社会媒体平台后,它裹胁社会舆论导向,恶意

炒作社会热点,挑战政府官方信息出口的权威

性。 由此,人们的认识或思想将受到困扰,一国

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亦将遭受破坏,大大损害政

府在社会公众心里的形象,也将严重降低政府

部门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收集存储处理用户数据,严重威胁数据安

全。 在用户与 ChatGPT 进行语言交互的同时,
它会对输入的文本展开实时价值匹配和在线存

储。 用户输入的文本不乏为敏感性数据,不仅

涉及用户隐私,甚至关乎国家安全。 文本数据

是训练算法的素材,也成为回复其他使用者的

答案,这个过程可能诱发数据泄露和企业合规

风险。 人类反馈算法 (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RLHF)强化训练基础数

据文本,其内置奖励模型也对用户输入的文本

数据进行存储、评价。 RLHF 根据用户数据提

问展开文本数据挖掘,可能涉嫌侵犯受知识产

权保护的在先权利。 用户向 ChatGPT 提出的

命令信息本身成为其训练数据,当用户无意间

输入个人信息或商业秘密时,ChatGPT 会捕捉

并收纳入库,可能在他人的诱导性提问下全盘

托出[12]。 例如,据韩国媒体《Economist》报道,
韩国三星公司内部发生多起因使用 ChatGPT 导

致设备信息泄露和会议内容泄露事件,其半导

体设备测量资料、产品良率等内容或已被存入

ChatGPT 学 习 资 料 库 中, 传 输 给 了 西 方 某

·94·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摇 2023 年第 6 期

国[13]。 无独有偶,亚马逊、微软等大厂也纷纷

发布企业公告,禁止员工在使用 ChatGPT 时谈

及企业相关事宜, 不得将企业数据发送到

OpenAI 终端。
(3)威胁国家经济发展安全

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挟制他国经济发

展安全。 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势必

带动全球产业格局的重构。 类 ChatGPT 的出现

及应用既是全人类的福祉,但也可能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灾难。 20 世纪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

因遭遇人力资源发展瓶颈,纷纷展开产业结构

大调整,着手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以中国为代

表的发展中国家凭借人口优势在该次全球产业

大转移中受益。 然而,类 ChatGPT 的到来或将

使这一人口红利更快丧失,从而威胁着国家经

济发展安全。
一方面,人工智能使产业跨国转移变得缺

乏现实意义。 在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高度

智能化的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机械的融合应用使

产业转移在成本上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仅剩

下部分“重、杂、脏冶的落后产能由东方国家消

化。 人口红利随着人工智能替代性实践的普及

而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地域性价值,失去了驱动

经济发展的能力。
另一方面,类 ChatGPT 重新定义人力资源

成本上限。 人工智能被深度应用的同时,也加

剧了人类对劳动力替代的担忧[14]。 人工智能

将为普通人力资源岗位设定工资标准,只有当

其薪酬标准低于架构类 ChatGPT 的应用成本

时,他们才能获得被雇佣的可能。 其结果是,一
旦就业者收入无法得到提升,国内消费动力随

即转向低迷,国家发展会遭受重挫,更遑论普通

劳众大面积失业。 这一过程并非单纯地淘汰过

低产能或进行人力资源结构调整那么简单,而
是大大减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动力。

由此可见,于此背景下大范围地应用类

ChatGPT 或将使我国国内大循环会失去其运行

的现实基础,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它或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

踩一脚急刹车。 鉴于此,对类 ChatGPT 通用人

工智能进行算法安全审查有着时代紧迫性和现

实必要性。

二、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

算法的审查困境

摇 摇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和

经济体在应对人工智能算法审查上积累了比较

丰富的法治经验,并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制

度体系。 然而,我国在此领域内却鲜有涉足,特
别是在应对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查

时缺乏可借鉴的本土经验,尚存在专门审查主

体缺失、审查范围不明和审查法律规范体系滞

后等现实困境。
1. 算法审查专门主体及衔接机制缺失

(1)算法审查专门主体缺失

准据法未明确专门审查主体。 在法律渊源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都可为相关部门开展算法安全管理、实
施算法审查提供一定的准据法支持,但上述三

部法律通篇均未出现“算法冶字样,且立法目的

和宗旨存在显著差异,确定的安全主管机关也各

有不同。 因此,即使相关安全管理机关可能在行

权履职过程中涉及算法审查问题,但由于准据法

的差异,不同审查主体之间不但缺乏协调性,而
且在审查范围、审查标准等方面均无法统一。

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 8 条的规定。

于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 2 条的规定,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网

络安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

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 2 条的规定,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及其安全监管,适

用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损害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析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主
要从“数据安全冶“个人信息保护冶“国家层面的

数据保护冶3 个维度对网络数据安全监管提出

了相关要求,明确了以国家网信部门为统筹,电
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机关在职责

范围内承担网络安全和监管责任的执法体

制淤,而且,该法无域外适用效力于。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引入“域外效力冶条款盂,确
立了全新的“数据安全评估制度冶,但该法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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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算法问题,仅为从数据安全角度开展算法

审查提供了可能路径。 在监管主体方面,该法

确立了“主管部门冶和“行业监管冶双轨制淤,但
不同机关和部门的执法关注点可能存在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作为一部完整

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法,就维护传统国家

安全和预防非传统国家安全风险等问题作出了

立法安排,因此,在法解释学上,算法安全作为

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当然可以纳入该法

的调整范围。 但是,该法并未直接提及“算法冶
问题;至于安全主管机关,该法第 52 条将国家

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有关军事机关列为依法搜

集国家安全情报的特定主体。 综言之,若以三

部“安全法冶为依归,即使相关部门或者机关在

执法中触及算法审查问题,但专门的算法审查

主体至今阙如。 需要指出的是,2022 年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分别在第 9 条

和第 22 条先后两次提及“算法冶,这是我国在

法律层面为数不多的直接涉及算法规制的立法

规定于。 但是,该法聚焦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之

维护,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专门、统一的反垄断

执法机构,也难堪“算法审查冶之大任。
综言之,算法审查专门主体缺失削弱国家

算法审查能力。 缺乏专门的算法审查主体,无
力于形成体系化的通用人工智能算法管理制

度,易造成监管主体分散的问题,削弱国家算法

审查能力[15]。
(2)算法审查主体间衔接机制缺位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查主体兼具国家性与

社会性。 算法审查旨在发现隐藏在算法中威胁

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算法审

查不能仅仅依赖于国家的强制力推行,社会主

体的广泛参与亦不可匮缺。 算法审查制度涉及

国家、社会和公民等多方主体,是有法可依、多
元协同和多方参与的算法审查机制。

国家机关和社会主体被纳入算法审查主体

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了

国家安全审查的主体范畴盂,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九部

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

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亦将包括企业和行业协

会在内的广泛社会主体纳入算法审查的责任主

体范围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

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算法推荐

服务提供者纳入审查主体范围,承担主体责

任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发布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信息的公告》显示,
在 2023 年 1 月份的算法备案清单中,前 223 项

算法备案主体均为企业[16];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也将算法提供者重点纳入算法审查的主体

范围愚。 由此可见,我国已经具备国家机关和

社会主体共同进行算法审查的初步法制基础。

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 6 条的规定,即

各地区、各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及

数据安全负责。 工业、电信、交通、金融、自然资源、卫生健康、

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门承担本行业、本领域数据安全监管职

责。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数据安全监管职责。 国家

网信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统筹协

调网络数据安全和相关监管工作。

于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 9 条,即经营者不

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

禁止的垄断行为。 第 22 条第 2 款,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

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

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榆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宣传部等九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

见》中关于算法治理机制的相关规定。

虞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的《互联网信息服务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二章第六条至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愚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至第二十条的规定。

但是,算法审查的国家主体与社会主体之

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 目前,算法审查的主

体多存在于法律条文,并未建立国家主体与社

会主体进行算法审查的有效衔接制度。 实践中

表现为在算法审查时多采取国家机关主导的、
以行政命令形式强制要求社会主体进行的标准

化管理措施;两类主体之间工作上明显缺乏有效

的配合机制,致使出现审查信息不同步和审查高

耗低效等问题,无法应对弱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

智能过渡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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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算法审查范围不明确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查应兼具技术性和规

范性。 算法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

段,是兼具技术性和规范性的权力范式,因此算

法审查应当是对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双重审

查。 然而,我国当下却面临着算法审查中最基

础的问题———算法安全技术内容不明确。
(1)算法审查是对代码技术安全的合规性

审查

算法是由计算工具属性向事务规则转变时

产生的社会约束力在由生产领域向公共领域蔓

延过程中演化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训力。 规训

权力教人以某种知识体系,使人类融入由算法

构建的生产生活系统,继而加以惩罚和强制行

为的联想和威慑,使其服从于权力拥有者的意

志[17]。 随着规训权力的代码化,算法审查聚焦

在对算法所承载的规训权力之善恶的评判上。
换言之,算法审查即是对算法技术规训力的

“非中性冶的审查。 随着西方国家算法霸权的

泛起,算法被嵌入国家安全与发展领域。 算法

在传统国家安全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

差距加剧了算法权力在国与国之间赋能的“非
对称性冶,这为算法强国在国际社会攫取权力

和利益提供了技术基础[18]。 由此,算法审查的

必要性进一步突显。
(2)算法审查是对算法规范合法性与合理

性的审查

“代码即法律冶 [19],算法即为规制社会行为

的法律规范。 代码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为规范

人与人之间法律关系、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的

工具,对法律的适用范围和适用边界产生了重

大的冲击和影响[20]。 “算法即规则冶 [21],强调

算法作为数字世界的普遍运行的规则,为人类

在算法内和算法外的社会活动提供了规则框

架,对人和世界关系的顺畅进行施加十分重要

的影响[22]。 算法的透明性、公平性和可解释性

等日益成为学者和立法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算

法审查是对算法“规则冶来源的合法性和算法

规范合理性的审查。
(3)我国缺乏算法安全评估的技术内容

在算法安全管理操作层面,我国相关法律

已提出算法安全审查的初步要求,但却未就安

全评估内容做具体规定。 例如,《规定》强调,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具有合规义务,并针对

“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冶规

定了安全评估要求淤。 但是,《规定》并未就“具
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冶的界定

标准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对于该类算法安全评

估的内容也未作明确规定。 作为细化《规定》
的操作层面的法律文件,算法安全评估的技术

内容在进行算法安全审查时具有准据法性质和

实施细则功能,在执法和司法层面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人类社会快速跨入通用

人工智能时代的当下,我国亟需填补算法安全

评估技术标准之空缺,通过立法明确算法安全

评估技术标准的内容。

淤参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 27 条的

规定,即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提

供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评估。

于 参见《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35 条的相关规定。

盂参见《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 43、47、48 条的规定。

3. 算法审查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水平严重滞后

(1)西方社会基本形成算法安全审查法律

规范体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保障算

法伦理与安全业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

点[23]。 欧洲始终注重数字安全审查,例如,《通
用数 据 保 护 条 例 》 (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明确规定建立数据影响估计

机制,要求算法相关主体在使用数据前必须对

数据主体权利与自由进行风险评估于;《欧盟人

工智能法 案 》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 对

GDPR 的相关规定进一步细化,明确了数据评

估的具体规则,要求建立数据合规评估制度盂;
《机器学习算法审查白皮书》(Audit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 white paper for public
auditors)为 GDPR 下的算法审查实践提供具体

指引[24]。 美国在突出算法审查的同时,要求数

据本土化。 例如,《算法问责法案》(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19)和《算法公平法案》
(Algorithmic Fairness Act)要求对算法决策本身

进行审查,从算法设计、开发和使用的全过程对

算法的伦理、安全进行评估,明确算法必须具有

透明性,以达到可期中审查的要求。 此外,美国

·25·



论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治理———基于算法安全审查视角

在数据审查上还采取“双标冶态度:一方面,通
过一系列贸易协定推动全球数据跨区域流动;
另一方面,通过相关法案构建数据本土机制,以
维护本国总体国家安全。 除此之外,加拿大的

《自动化决策指令》 ( Directive on Automated
Decision鄄Making)也对算法审查提出了具体要

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

建议书》也要求会员建立算法审查制度,以确

保人工智能伦理符合人类价值观的要求[25]。
综上,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

察觉到算法审查的必要性,并为之进行了积极

的法治实践。
(2)我国算法审查政策敏锐而立法滞后

算法审查已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应有之

义。 2020 年底,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

设实施纲要(2020 -2025 年)》 (以下简称“纲
要冶》要求将法律法规延伸至算法领域淤;2022
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冶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指出“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冶的要

求,明确从网络安全、数字安全和其他风险等多

角度建立和完善算法安全体系于;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

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也从数

据治理视角触及算法安全问题。 由此观之,党
中央和国务院早已敏锐地意识到算法治理作为

整个数字经济系统治理的关键环节,其不仅仅

涉及社会治理成效,更关乎国家整体经济安全。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算法治理领域,算法国家

安全审查要求并未得到法律、法规层级上的专

门立法回应,也未获得相关治理部门的应有重

视,致使当下我国仍处于算法审查政策敏锐而

立法滞后的尴尬境地,涉及算法审查的间接立

法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等立法中,缺乏法律或者行政法

规层面的专门算法审查立法。

三、构建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

审查制度的建议

摇 摇 我国相关部门应从总体国家安全的全局性

视野系统地审视算法安全问题,提高算法安全

能力[26],确保算法安全服务于总体国家安全。

同时,均衡安全价值与发展价值,不能束缚于技

术安全,应当将算法置于发展中以实现再平衡。
以此为算法审查制度设计的顶层逻辑,从明确

专门审查主体、厘清审查范畴和制定“算法安

全法冶等方面突破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

法安审查困局,确保算法审查规范体系完整有

效、国家重点领域核心算法安全可控、国家核心

利益和安全不受外部算法技术危害,确保国家

处于持续安全状态。
1. 明确专门主体,统筹算法审查宏观设计

(1)领导主体:中央科技委员会

淤参见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

2025 年)》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即通过立改废释并举方式,推

动现有法律法规延伸适用到网络空间……制定并完善对网络

直播、自媒体、知识社区问答等新媒体业态和算法推荐、深度

伪造等新技术应用的规范管理办法。

于参见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冶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第

九条的规定。

中央科技委员会履行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

查的领导职责。 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

中央科技委员会的制度安排,统筹解决科技领

域内的战略性、方向性和全局性重大问题[27]。
该政策为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查的

领导工作指明了方向。 算法诱发的非传统国家

安全风险日益呈现出隐蔽性和突发性特征,其
影响范围之广、规制任务之复杂应当引起国家

安全机关的警觉。 由分散的执法机构负责算法

审查,其审查成本高且缺乏系统性,易滋生多头

审查等乱象,因此,有必要建立由中央科技委员

会统一领导的算法审查机关,统筹布局全国算

法安全审查工作。
(2)审查执行:国务院算法审查委员会及

国家数据局

增设国务院算法审查委员会,负责组织、协
调、指导全国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安

全审查。 算法审查委员会履行研究拟订具体审

查政策;组织调查、评估算法安全状况,发布审

查报告;制定、发布算法审查指南;协调算法审

查行政执法工作等职能。 算法审查委员会的组

成和工作规则由中央科技委员会牵头制定,可
将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的关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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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安全治理方面的职能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下属机构———国家数据局转移;国家数据

局与国家安全部算法审查办公室组成算法安全

联合审查执法机构,承担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

查执行工作;国务院算法审查委员会可向国家

各部委派驻算法审查小组,负责纵向指导全国

算法审查工作的开展;建立国家、省、市三级算

法联合安全审查执法机构,确保国家算法安全

审查执法工作取得实效。
(3)协同共治:平台经营者和使用者

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在算法审查中的协同共

治作用。 ChatGPT 产品标准化意味着其会以接

口的形式被嵌入到各大主流应用平台当中,微
软搜索引擎必应(Microsoft Bing)和办公系统

(Microsoft office 365)全线接入 ChatGPT 也印证

了这一趋势。 尽管审查主体可依据被审查对象

组合适用各类审查方法,但当下应用较多的代

码审查和数据抓取审查等方法依旧是基于平台

数据为前提展开的,对平台产生较强的依赖

性[28]。 现有应用平台在场景化的应用层面覆

盖较为全面,实践中也以贴合客户的实际应用

需求为主要任务,它们在数据采集层面已经做

得很充分。 因此,平台经营者应当作为监测算

法安全风险的第一责任人。 同时,伴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持续拓宽,
平台使用者的算法素养也随之获得提升。 政府

在国家安全理念方面的宣传教育将使广大社会

大众充分认识到国家安全与算法安全的密切关

系,他们有意愿,也有足够的素养储备为算法审

查提供第一手线索来源。 因此,算法治理者应

当充分发挥平台经营者和平台使用者在算法安

全审查中的共治作用,夯实算法审查的社会

基础。
2. 厘清算法审查范围,明确算法安全内容

基于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冲击国家非

传统安全的风险分析,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查应

以算法文化、算法透明和算法可控为审查内容,
突出算法文化监管审查、算法可解释性审查和算

法可控性边界审查,虽然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组织制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

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对部分安全内容进行

了规范,但仍不全面,需要进一下明确。

(1)以算法文化监管审查确保意识形态安

全与情报安全

一是审查算法下掩盖的西方文化策反因

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科技领域的主

导地位,利用我国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和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契机冶,肆意污化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体

系,费尽心机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推销西

方民主政治制度、思想价值理念和社会意识形

态[29]。 这种蓄谋已久的文化策反政策给我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巨大挑战,因而在算法

文化审查上,应当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基

调,重点审查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中暗藏

的文化异常因素,特别要将算法中的“美化西

方、丑化东方冶的文化策反成分进行重点标记

和专项清除,以确保通用人工智能算法文化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促进因素。 同时,
进一步明确算法文化监管审查的社会主义方向

和为人民服务内容。 我国文化事业发展遵循的

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淤,这清

晰传达了我国文化事业所遵守的政治立场,也
从根本上明确了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

文化安全审查的基本法律价值。

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22 条的规定。

二是审查算法内部夹带的西方价值评价。
算法嵌入社会生活,体现出西方价值传播倾向。
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形式上是进行在

线文本聊天,其实质可能是进行价值观的“靶
向冶灌输。 ChatGPT 使用在信息检索场景下,其
已在不经意间成为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媒介,且
具有强意识形态倾向。 ChatGPT 输出文本数据

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成为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掩

体,使用者在接受该信息时表现出不自觉性与

无可抵抗性;该过程的实质是将用户价值观置

于算法的评价体系之下,也是算法在文化领域

独裁的缩影。 算法隐含的各种规则,带来的不

仅是人们自愿接受算法评价,甚至是主动接受

算法 规 训 和 自 我 审 查[30]。 因 此, 进 行 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安全审查时,必须

对算法夹带的西方价值评价体系进行审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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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其符合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评价要求。
(2)以算法可解释性审查确保社会公共安

全与数据安全

算法可解释性应在算法设计和应用中得到

回应。 自 2018 年 9 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

局提出人工智能探索项目以来,西方技术强国

纷纷在该领域进行了法治实践淤。 以欧盟为

例,2019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道德准则》(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 提出了“值得信

赖冶的人工智能应当满足数据隐私保护、透明

度和公平性,其中透明度即是强调提高数据投

喂和算法结果的可解释性,企图建立与维护使

用者对算法开发者和算法本身的信任;《关于

人工智能的统一规则 (人工智能法) 并修正某

些联合立法行为》提案也对算法可解释性加以

强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赋予使用

者算法解释的权利。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

多样化和复杂化,我国法律也对数据的合规性

和算法的可解释性提出了一些要求,即应当在

数据收集和使用中提升数据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等,在算法设计、实现和应用等诸多环节内持续

提能,使其满足社会对透明、可解释和可理解的

要求[31]。 但实践中,新的人工智能算法成果被

推出后,依然会重复算法出现自动化决策的不

可解释性问题。 国家安全语境下的类 ChatGPT
不可解释性突出表现在,因基础文本语料库的

开放性和奖励模型评价体系的非公开性带来的

算法输出结果的可信任度与算法可控性之间的

矛盾。 换言之,对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

法的透明审查应当从语料库和奖励模型评价体

系等方面入手,即从数据喂养和算法逻辑层面

展开。
审查基础文本语料库的合法性与伦理合规

性。 ChatGPT 是基于基础文本语料喂养下的人

工智能,其政治偏见源于基础文本语料的价值

偏见。 目前,训练 ChatGPT 的文本数据并非囊

括全部的互联网数据,而是西方技术资本寡头

根据价值需求在国外几大主流数据库中有意选

择的数据池,因此,ChatGPT 所表达的是西方资

本家所信奉的普世价值观,与我国提倡的集体

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 鉴于此,有必要建立数

据本土化保护机制和跨境数据审查机制,严防

影响数据伦理安全的不稳定性因素流入我国境

内,确保本土数据的安全。 建立本土数据使用

审批制度,确保用户在与 ChatGPT 交互过程中

正确投喂数据。 在此基础之上,力图以我国社

会主义集体价值观引导算法向善,规范用户投

喂行为,使供养 ChatGPT 的数据符合我国社会

主义文化事业发展要求。
审查奖励模型评价体系的公平性与正义

感。 ChatGPT 中的奖励模型是算法设计者的政

治价值表达,具有意识形态性。 被嵌入其他应

用后,奖励模型的价值偏见会影响算法对文本

数据的评价,调用 API 接口的应用程序在对用

户行为展开评价时表现出歧视性倾向,最终引

起激励结果的不公平问题。 换言之,奖励模型

在对文本数据进行非公正性的排序后,直接导

致调用程序进行价值判断时失误。 类 ChatGPT
是代码化的价值表达,具有算法技术的黑箱特

性。 类 ChatGPT 审查应当在有限开源的前提下

展开,即在国家主体展开审查时其底层代码应

该是开源的,以此做到降低类 ChatGPT 的算法

评价逻辑的黑箱属性。 用透明性价值破解算法

黑箱后,类 ChatGPT 技术价值和功能价值能得以

重塑。 因此,经社会主义价值改造后的奖励模型

将会更加注重社会结果公平和程序正义,其使政

府在社会公共治理领域内把算法治理带回符合

公共目的本质要求,在商事领域更加注重私有

性、排他性和秘密性价值[32]。
(3)以算法可控性审查确保国家经济发展

安全

淤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成立于“冷战冶时期,是美苏

争霸的产物。 它隶属于美国国防部,是以研发军事用途的高

科技武器为主要职能的行政机构。

算法的可控性不仅要求算法在运行过程中

具备高鲁棒性(Robust),算法自主发育及社会

应用冲击也应当符合人类价值预判。 总体国家

安全视阈下的算法可控性审查,即是审查因算

法持续进化和全面应用所导致的“机器替代

人冶的可控程度及人类的应对能力。 因此,有
必要对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国内应用

的可控性进行审查,以综合评估其对国家产业

结构和国民就业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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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类 ChatGPT 算法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的驱动力。 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新兴技术,将
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提升的驱动

力量[33]。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的长足发展,离开

不了算力的支撑。 然而,算力的决定因素在于

硬件的支撑,硬件的核心是芯片。 因此,人工智

能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将重心置于算法之

上,还需要重视以硬件为核心的产业链的持续

完善。 类 ChatGPT 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

果,其发展缺乏不了硬件的支撑。 因此,应当对

我国相关产业发展驱动力的有无和大小做出科

学的预判。 在此基础之上,出台相应产业发展

政策,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
建立安全可控的算法治理体系和开放协同的人

工智能创新体系,促进产学研深度整合,提升我

国人工智能产业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审查类 ChatGPT 算法对社会就业的冲击。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无可逆转的历史方向,但
是社会仍然需要时间来适应科技变迁,必须保

证类 ChatGPT 在社会实践替代中能够实现“软
着陆冶,降低对社会就业的冲击。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自我发育,以至在

诸多领域产生替代性实践,其在带来生产效率

极大提升的同时,还会造成劳动力技术性失业。
鉴于此,应当在整个社会领域内建立算法合理

应用领域清单制度,拟定 ChatGPT 适用范围白

名单和不可使用黑名单;根据技术发展和行业

适用能力的变化对应用领域清单开展动态调

整,保证适用清单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

性[34]。 在单个产业内建立算法分级替代制度,
对单个替代性产业进行分层级、分批次替代,以
实现产业在算法应用过程中的平稳过渡。

3. 制定“算法安全法冶以破解政策敏锐立

法滞后的困局

为提高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查法律规范的

前瞻性与规制力,亟须精准研判算法风险,加快

制定专门的算法安全法及相关法规,回应算法

安全制度的现实需求和总体国家安全需要。 立

法者可以从以下维度进行构建:
(1)问题导向:弥补现有法律规范的空缺

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的快速进化

及广泛应用将对非传统国家安全形成威胁,专

门的算法安全立法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为顶层

逻辑,充分考虑当下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

算法带来的上述三大威胁,明确通用人工智能

算法社会主义价值导向,针对其在文化传播、价
值判断和算法评价等方面可能诱发的种种问

题,将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

法冶的法律条款表述加以细化,明确标识其类

化特征,明确该类算法安全评估的具体内容,制
定算法安全评估细则。 聚焦类 ChatGPT 操纵意

识形态传播审查,促使算法应用公开透明,促进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积极传播符合价值评判的正

能量,引导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向上向善。
(2)惩前毖后:事前审查、事中规范和事后

惩治协同优化

创立通用人工智能算法事前安全审查机

制,形成事前审查、事中规范和事后惩治的闭

环。 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安全审查是

技术审查、过程审查,也是结果预判。 算法的技

术迷思决定了过程治理是低效率的和高成本

的,算法的动态性也决定了试图通过过程治理

来预防算法侵害无异于与风车作战[35]。 由是

观之,算法事前安全审查在理论与实践上更具

有可选择性:需要明确算法安全的评估细则,督
促“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冶
依据细则开展算法安全评估;需要建立算法安

全检查评估支撑体系和技术队伍建设体系,以
此支撑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国家安全检查执法,
在上线应用前及早发现安全问题、及时整改。
事前算法审查与事中安全评估、分级分类安全

管理相衔接,确保专门的“算法安全法冶在社会

协同治理中更好地发挥效能。
(3)统筹兼顾: 有效衔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专门的“算法安全法冶应立足《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总体国家安全,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全法》在数据安全方面的立法成

果,突破数据安全审查的可能路径,探索直击算

法审查的具体路径。 专门的“算法安全法冶聚

焦于算法安全领域审查与治理问题,不仅应当

是上述三部法律的同位法,更应是其在算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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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治理方面的有效补充。 “算法安全法冶应当

鼓励算法安全技术的发展,推动高等院校培养

算法安全人才队伍建设。 此外,“算法安全法冶
应当在上述三部法律的基础上展开算法安全科

研布局,构建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查关键技术

联合攻关体系,突破算法安全内生机理、算法安

全风险评估、算法全生命周期安全监测等关键

技术瓶颈[36]。

四、结摇 语

类 ChatGPT 带来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使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安全审查日显必要和紧迫,
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日益健全为此提供了现实

的制度基础。 类 ChatGPT 的全面应用诱发意识

形态风险、国家情报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风险和

国家经济发展安全风险,不仅涉及算法伦理问

题,在更深层次映射着与总体国家安全的冲突。
因此,必须在符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大框架内

建立 通 用 人 工 智 能 算 法 审 查 制 度, 对 类

ChatGPT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展开全方位的安全

审查,以此为示范,进一步推动算法审查制度的

完善。 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健

全不仅能提升国家对科技发展领域的监管能

力,也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大进程中应对西方

国家算法霸权的必经之路。 类 ChatGPT 国产化

之路道长且艰,但举足不前就意味着出局。
ChatGPT 的成功不仅是算法发展的成就,也是

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驱动下的成功。 仅仅依靠我

国国内部分企业正面赶超的做法并非明智之

举,应 当 从 国 家 层 面 整 合 产 业 布 局, 在 类

ChatGPT 适应中国价值取舍的前提下加以引进,
在符合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要求下加以应用,打
通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从法治、金融、硬件和人

才储备等方面加以保障,从而真正实现类

ChatGPT 国产化的突破并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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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atGPT鄄like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gorithmic Security Review / ZOU Kailiang, LIU Zubing(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ChatGPT鄄like has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troduction and embedded
applications are prone to non鄄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he ChatGPT鄄like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is fed by capital and western values, which can easily trigger ideological security
risks and attack both the country爷 s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provides many
convenient conditions for the acquisi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network intelligence. Fabricating false public
opinion and causing widespread social rumors may challenge social public safety, collecting, storing and
processing user data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national data security, and obstructing the pace of a
country爷s rise may threaten the developing country爷 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making the
transnational transfer of industries impractical and redefining the upper limit of social human resource
costs. The algorithm review system in China faces practical problems including the lack of specialized
review subjects, unclear review scope, and the inability to implement the review system. Guided by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we should clarify the specialized review subject of algorithm security led
by the Cent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and implemented by the Data Security Bureau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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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Council to unify the macro design of algorithm review.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nergy
between platform operators and users to solidify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algorithm review. We should
incorporate algorithm culture monitoring, interpret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into the scope of algorithm
review, reasonabl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lgorithms on country and society and clarify the content of
algorithm security. And we should develop an algorithm security law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lgorithm security review system, to enhance the regulatory capacity of the country in the field of
technology,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lgorithm hegemony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accelerate the
localization appl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replacement process of ChatGPT鄄like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ChatGPT鄄like;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non鄄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algorithm
securit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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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hegemony

科技期刊支撑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创新发展

———我校牵头第十八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高端对话冶环节

摇 摇 11 月 29 日至 30 日,第十八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南京举办。 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
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束为,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等

出席并致辞。 我校副校长郑金海受邀参加开幕式并主持了由我校牵头的“高端对话:科技期刊

支撑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创新发展冶环节。
在“高端对话冶环节,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南京林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徐信武,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魏均民围绕“科技期刊支

撑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创新发展冶这一主题,共同深度探讨科技期刊如何在更具包容性、开放

性的科技创新领域中支撑科技、人才与教育的协同发展问题,并与观众进行了互动。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以推动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为目标,是我国科技期刊界最具知

名度、最有影响力的会议之一。 今年的论坛在南京举办,以“开放 信任 合作———科技期刊助力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冶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主旨报告、高端对话、前沿探讨等环节,并通过央

视网进行全球直播。
(河海大学期刊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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